
在古老的徐州城里，有两处别样

的风景，左手边是回龙窝，右手边是快

哉亭。它们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城市的脉络之中，静静诉说着岁月

的故事。

回龙窝，一个名字富有诗意的地

方。踏入其中，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

回到了久远的年代。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跓徐州，

相传他在城南私访民间，无奈返回

时找不到来时的路，来回徘徊逗留，

故名回龙窝。青石板路在脚下蜿蜒

伸展，每一块石板都被岁月打磨得

光滑圆润，记录着无数行人的足迹。

路两旁是古朴的民居，青砖黛瓦，飞

檐斗拱，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那

些错落有致的房屋，像是一本本厚

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往昔的

繁华与沧桑。

漫步回龙窝，阳光透过斑驳的树

叶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光影交错的

图案。街边的传统手工艺品店里，匠

人们正专注地雕琢着手中的物件，那

神情仿佛时间都为他们而静止。古色

古香的茶馆里茶香四溢，人们围坐在

一起，一边品茶，一边聊着家长里短，

悠闲的模样让人心生羡慕。在这里，

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让人有足够的

闲暇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去品味岁月

的沉淀。

快哉亭，则像是一位豪迈的诗人，

屹立在城市的一角，散发着豁达与不

羁的气息。快哉亭始建于北宋，历经千

年风雨洗礼，依然风采依旧。亭前远

眺，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

相映成趣。亭内，牌匾上“快哉亭”三

个大字苍劲有力，仿佛在诉说着当年

苏轼在此留下的千古佳话。

遥想当年，苏轼被贬于此，却并未

因此而消沉。他在快哉亭上，挥笔写下

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千古

名句，那豁达的心境和豪迈的气概，让

后人敬仰不已。如今，当我们登上快哉

亭，迎着那扑面而来的风，仿佛能感受

到苏轼当年的豪情壮志。那风，像是一

种精神的传承，激励着我们在面对生

活的挫折时，要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

勇往直前。

左手回龙窝，右手快哉亭，它们

代表着这座城市不同的两面。回龙

窝是城市的根，是传统文化的守护

者，它承载着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和对

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快哉亭则是城

市的魂，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鼓励

着人们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勇敢地追

求自由和理想。

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到疲

惫时，可以走进回龙窝，去感受那份

宁静与安详，让心灵得到片刻的休

憩；当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可

以登上快哉亭，去汲取那份豁达与豪

迈的精神力量，重新鼓起勇气，迎接

生活的挑战。

左手回龙窝，右手快哉亭，它们相

互辉映、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这座城

市独特的风景线。它们是历史的见证

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我们心灵

的寄托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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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回龙窝，右手快哉亭
卷风

过了腊八就是年！街上渐渐挂起

了灯笼，贴起了福字。可不知怎么，我

心里却找不回以往过年的兴奋劲儿，

反倒是小时候的年味，像一坛封存的

老酒，时间越长，味道越醇，总在不经

意间飘进心里。

1968年的春节仿佛就在昨天。刚

进腊月，生产队就把一年的收成分到

各家，小麦、玉米、黄豆、高粱……粮

袋堆进屋，过年的序幕就算拉开了。

紧接着，村里的四盘石磨开始日夜不

停地转。那时候村里没电，磨面全靠

人力。一家老小围着磨盘，一圈一圈

推下来，腿酸胳膊疼，头晕眼花。可一

想到晚上能喝到热腾腾的秫豆面条，

浑身就有劲儿———要知道，平时顿顿

吃白芋，胃里直冒酸水，喝一碗面条，

简直就像提前尝到了年的甜头。

腊月二十过后，外出扒河的劳力

们回来了，生产队开始组织攉水逮鱼。

两个两三亩大的汪塘，十来个汉子用

水桶昼夜不停地攉。两天一夜，水干

了，鱼现了。全村人都围在岸边看，一

见大鱼翻腾，就齐声惊呼。所有鱼过秤

后分到每家每户，大人小孩都笑得合

不拢嘴。这还不算完，大家卷起裤腿，

冲进塘底“捡漏”。我们这群半大孩子

冲在最前面，冻得脚趾通红，浑身是

泥，哪怕只摸到几条小鱼，也高兴得像

捡了宝。那时的快乐，真简单。

腊月廿八，是村里最热闹的一

天———杀猪。一年到头难得见荤腥，大

家都盼着这一天。天还没亮，猪的嚎

叫声就把全村人唤醒了。烧水的锅热

气腾腾，柴火噼啪作响，火苗映着一

张张期待的脸。杀猪匠手脚麻利，放

血、吹气、烫毛、开膛……不一会儿，

肥猪就变成了案板上的肉。村里杀四

头猪，按人头每人分到2斤1两半。抓

阄按号领肉，公平又省事。大家提着

肉往家走，脸上都是笑，一年的辛苦

仿佛都被这块肉驱散了。

腊月廿九是娘和婶子们忙活的日

子。剁馅声“当当当……”响遍全村，

在我听来，那是最动听的年曲。炸丸

子的香气飘满巷子，可我顾不上

闻———我被拉去写春联了。全村就我

勉强算个“文化人”，字写得跟鸡挠的

似的，可来找我写春联的人从早到晚

不断。红纸铺开，墨汁味儿混着年味

儿，心里莫名地有庄严感。

年三十中午，鞭炮声此起彼伏，红

春联贴上门楣，像给村子换上了新衣

裳。我家饺子下锅时，鞭炮也响了。我

们兄妹三个和父亲端起碗狼吞虎咽，

第一锅饺子还没吃完，第二锅就熟了。

直到锅里只剩下三个饺子，我才注意

到娘一直没上桌。她笑着说：“你们先

吃，不够我再煮。”等我们吃完，却看

见娘在灶边啃着白芋面团子，喝着一

碗饺子汤。我问她怎么不吃饺子，她

淡淡地说：“干活累了，不想弄，下回

再吃。”很多年后，每当想起那个画

面，想起娘低头啃面团的样子，我都忍

不住鼻子发酸，在心里喊：“娘，你还

没吃饺子呢……”

年初二的午饭，是唯一正经吃肉

的一顿饭。肉香早就勾得人坐不住，娘

把肉炖好分成五碗，我们碗里堆得满

满当当，唯独她那碗只有薄薄一片肉。

这回谁也没动筷子，父亲瞪着眼：“饺

子你没吃，吃肉你又不盛，让我们咋

吃？”娘夹起那片肉笑了笑：“这不是

肉吗？”我们没说话，默默往她碗里夹

肉。娘却急了，一边往回拨一边说：“我

不爱吃肉，尝两片就够了……”话没说

完，眼里已闪着泪光。

这就是我娘。如今她已在遥远的

地方，不知道那里有没有饺子，有没有

肉香？娘，儿子真想您啊……

童年的年味，是盼吃的嘴，是疯玩

的劲，是听说书、听大鼓、看宣传队演

出的热闹，是简单却饱满的欢喜。如

今，平时的生活就像过年，可那份纯粹

的期盼和热闹，却淡了。岁月往前走，

年味慢慢留在了身后，唯独那些关于

年的记忆，关于娘的记忆，一直暖在心

头，陪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冬天。

多年前，这种景象随处可见：平原

的村庄被各种各样的树环抱着，树与

村庄俨然混为一体，分不清谁是筋肉

谁是骨骼———树生长着，村庄壮大

着，相互间似乎有着默契。

彼时，我们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掩映在树丛中。即使冬天树叶落

尽，那些密匝匝的高低枝干，也会把

它遮挡得很严实。说真的，树在乡村

生活中，在童年时光里，以至于某一

天对村庄回望之时，永远不可能绕

开。怎么能绕开呢？家就在某棵树旁，

在它的浓荫下。

这些树木，我对槐树印象更深，也

更难忘。槐树分为国槐和洋槐两种，

前者是土著，后者属外来移民，但现

在都本土化了，统称槐树。国槐是土

生土长的树，相比其它植物成材较

慢。它往往枝繁叶茂，树冠特别有型，

密不透风，树干笔直上挺，很少生斜

枝。看上去国槐像树中君子，显出一

副儒者风度。洋槐又叫刺槐，原产北

美，再传欧洲，100多年前引入中国。

洋槐长得快、成材早，它洁白的、花团

锦簇的洋槐花，宛如众多成熟的谷穗

在枝叶间低垂，人们采下清香浓郁的

花串，饥饿时可果腹。

小时候的夏日夜晚，我们洗完澡，

三五好友相约，每人头顶一张用芦苇

编成的凉席，来到村外大堰上。所谓

大堰，是因为这里有一条水渠，渠两

边的堤上都是洋槐树，多有碗口粗。

大家选一块平坦的地方，各自抢占

“一席之地”，这其中少不了争吵，但

只会有一小阵的嚷嚷，之后就平息下

来，因为有人发话“开始讲故事了”。

讲故事是轮流来的，一般都是鬼怪故

事，红眼睛、绿鼻子、四个大毛蹄子之

类的，讲的人故意吓唬人，听的人小

声嘀嘀咕咕，眼睛向四周溜一圈。当

然，什么都没有，除了不远处的稻田

里青蛙在叫。“好了，睡觉。”有人大

喊一声，大家就在槐树下、在凉爽的

风里进入梦乡了。

槐树木质坚硬，是做家具、农具的

好材料。饭桌、板凳、柜子都有槐木的

奉献，锄把、锨柄也大多使用槐木，因

为它有硬性的一面，也有柔韧不折的

一面，尽管铁锨、镢头的把柄都被磨

得光滑发亮，依然结实耐用。板车、犁

耙变得黑乎乎了，好像要散架朽掉

了，可坚实的槐木初心不老，它仍旧

不弃农田。非常庆幸，槐木和其它树

木并肩，既撑起了农家生活，又支撑

那个时代走过了艰难的行程。

我离开老家后，靠近大门一侧的

院墙外，某天突然长出一棵槐树苗，

原来院内曾砍伐过一棵槐树，它的根

钻过院墙，到春天发了新芽。我十分

惊喜，叮嘱左邻右舍好好看护。此后

每次回家我都要看一阵，看它一年比

一年高。三年后，它竟被一股风刮断，

从此再不见它的挺拔。我不由地莫名

难受，如同失去了一个朋友，失去了

一个替我守护家园的人。

此后的生涯里，我辗转各地居无

定所，槐花始终香在梦中。但在老家，

槐树日渐稀少，先是被银杏取代，接

着又被更速成的意杨换下，要见槐

花，村庄里难遇，只好去荒山野岭了。

然而，槐树不应该被忽略。它给过

世界的，世界也该给予它。作为一个

物种，它的寿命不过百年，但天南地

北仍不乏几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古

槐存世。它们活成了一种符号，一种

精神，甚或一种象征。

去看看山西洪洞那棵老槐树。六

百年来，它老而不朽、枯而不凋，红带

飘飘，既是祈愿又当祭祖。明初百万

移民从大槐树出发，历经数百年，其

后裔已达两亿多人，而大槐树就是他

们共同的根。大槐树的根，历史老人

把它雕成了祖先。

我们村的那些槐树，虽然不高

大、不古老，甚至还生着尖刺，但埋

在黄土下的根，一样坚实、柔韧，在

岁月的烛光下，我已屏住泪把它雕

成了故乡。

根雕
刘念强

童年的年味
孙培棠


